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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惡
毒
的
對
待
之
一
，
是
奪

去
了
期
待
。

一
對
夫
婦
吵
架
，
妻
子
的
話

說
得
過
分
了
，
傷
害
了
丈
夫
。

那
男
人
忽
然
站
了
起
來
，
宣
佈

說
他
打
算
送
給
她
的
結
婚
紀
念
禮

物
，
是
她
期
待
已
久
的
綠
寶
石
，
是

在
某
珠
寶
店
買
的
，
她
見
過
那
款
式

了
，
他
連
那
石
的
大
小
也
說
了
出

來
。
妻
子
頹
然
坐
了
下
來
，
痛
苦
之

情
溢
於
言
表
。

聽
來
奇
怪
？
如
果
您
也
認
識
這
個

為
妻
的
，
一
直
等
待
與
經
常
遠
行
的

丈
夫
修
補
情
感
，
但
有
時
總
是
不
懂

得
怎
樣
跟
他
相
處
，
他
的
行
徑
又
會

令
她
難
以
控
制
情
緒
，
因
而
偶
爾
的

平
靜
和
溫
柔
，
曾
使
她
燃
起
了
希
望

之
火⋯

⋯

；
那
您
或
許
可
以
了
解
她

是
多
麼
期
待
知
道
她
的
丈
夫
在
將
要

來
的
重
要
日
子
，
會
送
她
甚
麼
禮
物
。
那
期
待

恍
如
費
茲
哲
羅
︽
大
亨
小
傳
︾
裡
所
說
的
綠

燈
，
是
船
在
霧
中
僅
有
的
逃
生
之
路
。

或
許
我
們
早
已
忘
記
了
期
待
的
滋
味
，
曾
是

如
何
折
騰
但
又
興
奮
。
在
資
訊
科
技
還
未
如
此

興
旺
之
前
，
萬
水
千
山
是
生
活
的
一
部
分
；
等

一
個
人
回
家
要
三
年
到
五
年
；
等
兒
女
從
歐
美

學
成
歸
來
是
五
年
至
八
年
；
等
一
封
筆
友
從
委

內
瑞
拉
寄
來
的
郵
簡
至
少
三
個
星
期
。
﹁
何
日

君
再
來
﹂
不
是
唱
的
一
首
歌
，
瀟
灑
是
因
為
等

待
的
煎
熬
而
逼
生
的
。

現
在
期
待
已
成
罪
惡
。
電
腦
愈
運
行
快
速
愈

貴
，
人
們
的
對
答
往
來
也
極
度
短
促
。
我
們
連

否
認
收
到
訊
息
都
不
可
能
了
；
困
難
不
在
期

待
，
而
在
如
何
逃
避
過
度
頻
密
的
接
觸
。
但
沒

有
期
待
，
就
沒
有
浪
漫
、
希
望
、
想
像
，
以
及

一
切
使
人
顯
得
溫
柔
和
嚮
往
的
人
生
事
情
。

愈
想
愈
能
明
白
那
妻
子
為
何
表
現
得
那
麼
絕

望
。

廊
陳
曉
鳳

期待不再
文潔華

翠袖
乾坤

已
經
記
不
起
我
的
第
一
篇
評
論
文
章
是
書
評
還
是

球
評
，
倒
記
得
一
位
編
輯
︵
也
是
球
評
家
︶
的
教

誨
：
首
先
要
學
做
一
個
合
格
的
足
球
迷
，
才
夠
資
格

成
為
一
個
合
格
的
足
球
評
論
員
。
這
句
話
表
面
上
平

平
無
奇
，
很
多
年
後
回
想
，
才
發
覺
那
是
言
簡
意

賅
，
當
中
蘊
含
一
切
評
論
文
章
的
基
本
原
理—

—

只
有
真

正
喜
歡
看
足
球
賽
才
會
多
看
，
不
但
看
本
地
的
，
還
看
外

國
的
，
那
才
可
以
成
為
一
個
合
格
的
足
球
迷
，
多
看
才
可

以
多
所
比
較
，
這
是
評
論
的
首
要
條
件
。

同
樣
道
理
，
只
有
真
正
喜
歡
讀
書
的
人
才
會
多
讀
書
，

不
但
看
中
文
書
，
還
看
外
國
書
︵
或
外
國
書
的
中
譯
本
︶，

那
才
可
以
成
為
一
個
合
格
的
讀
者
，
才
可
以
撰
寫
多
所
比

較
而
有
所
發
現
的
書
評
。
這
基
本
原
理
看
似
簡
單
，
可
也

包
含
並
不
簡
單
的
道
理
，
因
為
每
一
次
觀
看
，
每
一
回
閱

讀
，
都
是
一
次
有
益
的
閱
歷
，
都
有
一
個
等
待
你
去
發
現

的
故
事—

—

對
了
，
評
論
文
章
的
第
二
個
條
件
，
就
是
有

故
事
可
說
。

德
諺
說
得
好
：
遠
行
人
必
有
故
事
可
說
，
這
是
水
手
和

旅
行
家
的
故
事
，
是
﹁
橫
﹂
的
傳
播
，
為
我
們
帶
來
遠
方

的
見
聞
；
但
長
期
生
活
在
本
土
的
農
民
、
礦
工
、
工
匠
、

商
販
也
有
很
多
故
事
可
說
，
這
是
地
方
志
，
是
﹁
縱
﹂
的

典
故
，
為
我
們
回
溯
生
活
發
展
史
；
那
麼
，
一
個
合
格
的

評
論
人
︵
不
管
撰
寫
球
評
、
書
評
、
影
評
、
文
評
、
藝

評
、
政
評
︶
合
該
同
時
是
一
個
說
故
事
的
人
，
既
說
﹁
橫
﹂

的
故
事
，
也
說
﹁
縱
﹂
的
故
事
，
才
可
以
透
過
故
事
說
出

議
論
縱
橫
的
道
理
。

莊
子
正
是
一
位
擅
於
說
故
事
的
評
論
家
，
從
﹁
魚
之
樂
﹂

到
﹁
子
非
魚
，
安
知
魚
之
樂
﹂，
再
到
﹁
子
非
我
，
安
知
我

不
知
魚
之
樂
﹂，
當
中
有
層
層
開
展
的
論
辯
，
包
含
了
主
觀

和
客
觀
的
思
想
與
美
學
，
﹁
遊
﹂
與
﹁
知
﹂
的
互
相
鑑
照

與
互
相
啟
發
，
那
正
是
故
事
之
美
，
乃
至
議
論
之
美
。

劉
西
渭
︵
原
名
李
健
吾
︶
的
︽
咀
華
集
︾
和
︽
咀
華
二

集
︾
是
不
少
人
的
評
論
啟
蒙
書
，
如
果
沒
有
這
兩
卷
評
論

文
章
，
三
十
年
代
的
中
國
文
學
評
論
勢
必
留
下
一
大
片
空

白
，
因
為
劉
西
渭
的
書
評
和
劇
評
既
有
﹁
遊
﹂
的
從
容

︵
此
人
留
法
，
是
法
國
文
學
研
究
專
家
︶，
也
有
﹁
知
﹂
的

睿
智
，
﹁
寫
起
來
似
乎
百
無
禁
忌
，
沒
有
一
般
評
論
文
章

的
枯
燥
公
式
﹂︵
姜
德
明
語
︶，
這
兩
卷
評
論
文
章
無
疑
為

當
時
的
文
藝
評
論
開
創
了
新
局
面
。

司
馬
長
風
對
劉
西
渭
的
評
價
也
很
高
：
﹁
中
國
現
代
作

家
留
歐
和
旅
歐
的
人
多
了
，
有
遊
記
和
采
風
錄
之
類
的
作

品
問
世
的
也
很
多
，
能
慧
解
歐
洲
人
的
情
趣
、
欣
賞
其
風

土
，
蔚
成
絢
爛
的
文
章
者
以
徐
志
摩
和
馮
至
為
著
；
但
洞

察
歐
洲
文
化
並
熟
悉
藝
文
人
物
，
將
它
們
糅
在
一
起
，
以

談
笑
風
生
之
筆
，
暢
達
幽
情
和
妙
趣
者
則
是
李
健
吾⋯

⋯

縱
觀
李
健
吾
的
散
文
，
可
用
深
情
和
多
慧
四
字
來
概
括
。
﹂

更
說
李
健
吾
的
文
學
批
評
﹁
篇
篇
都
可
當
創
作
的
散
文
讀
﹂

—
—

這
說
法
也
概
括
了
評
論
文
章
的
要
訣
，
那
就
是
﹁
情

趣
﹂，
要
有
廣
博
見
聞
，
方
可
見
人
所
未
見
，
要
有
筆
情
墨

趣
，
方
能
達
致
百
讀
不
厭
。

從球迷到球評家
葉　輝

琴台
客聚

近
年
習
慣
性
地
每
年
書
展
都
出
一
本
單

行
本
。
前
年
是
商
務
萬
里
出
版
社
代
印
行

之
︽
繁
星
點
點
︾。
去
年
是
萬
里
機
構
出
之

︽
繁
星
閃
閃
︾。
今
年
本
來
一
月
份
已
在
籌

備
之
︽
星
光
隨
筆
︾，
在
書
展
前
夕
，
即
六

月
底
才
知
，
主
持
者
黎
文
卓
正
全
力
攻
造
他

和
陶
傑
、
林
超
榮
等
名
家
合
著
的
﹁
火
石
文

化
出
版
社
﹂
新
作
，
突
然
來
電
說
：
﹁
阿
杜

今
年
你
之
新
書
要
押
後
一
月
﹂，
在
過
年
前
才

正
式
面
世
了
。

唉
，
沒
辦
法
，
身
為
二
奶
仔
，
押
後
打
尾

陣
可
也
，
反
正
每
年
之
書
展
隨
筆
都
是
把
年

中
各
報
刊
散
作
收
集
整
理
合
刊
面
世
，
算
是

額
外
之
收
入
可
也
，
只
要
在
本
土
文
化
上
出

一
點
力
，
亦
是
以
文
會
友
稍
盡
綿
力
而
已
。

本
來
每
年
書
展
阿
杜
都
慣
性
和
女
兒
杜
如
風

各
出
一
新
著
，
父
女
同
時
舞
文
弄
墨
也
算
一
點

點
佳
話
吧
。
今
年
杜
如
風
新
作
︽
如
風
隨
筆
︾

也
在
書
展
上
簽
名
會
面
世
。
小
女
作
品
向
來
銷

路
不
錯
，
今
年
又
行
情
看
漲
，
可
見
世
界
是
新

一
代
的
了
，
老
父
理
應
退
位
讓
路
也
。

小
女
杜
如
風
今
年
之
簽
名
會
開
到
廣
州
和
佛

山
去
，
可
見
香
港
之
文
化
活
動
已
逐
漸
開
花
開

到
內
地
去
，
只
是
和
內
地
出
版
界
如
何
統
計
分

賬
法
，
大
家
都
在
摸

石
頭
過
河
，
見
步
行
步

而
已
。
反
正
有
一
分
力
，
放
一
點
光
就
是
。
而

且
版
稅
支
付
人
民
幣
也
是
香
港
作
家
的
一
大
進

步
呢
。
聽
說
博
士
作
家
梁
鳳
儀
、
才
子
作
家
陶

傑
、
偵
探
大
作
家
倪
匡
近
年
都
大
賺
人
民
幣
版

費
，
祖
國
的
市
場
天
大
地
大
正
合
香
港
作
家
經

濟
之
路
，
正
是
﹁
食
得
唔
好

﹂，
何
況
更
是
如

此
一
塊
大
肥
肉
。

近
年
每
年
阿
杜
之
娛
樂
筆
記
或
作
品
，
據
說

在
內
地
銷
售
不
俗
，
因
香
港
方
面
之
獨
家
式
娛

樂
新
聞
、
隨
筆
品
評
，
在
內
地
不
易
讀
到
，
因

此
每
年
單
行
本
面
世
內
地
不
少
行
家
爭
購
作
為

行
內
資
料
，
所
以
變
為
不
少
行
內
人
之
工
具
書

了
，
看
來
確
是
發
揮
到
一
點
參
考
作
用
也
。

父女操刀
阿　杜

杜亦
有道

許
多
文
明
古
國
，
都
會
有
蝗
蟲
災
害
的
紀
錄
，
每
當
出
現

了
蝗
蟲
災
害
，
就
把
糧
食
農
作
物
吃
光
了
，
農
民
因
為
飢

餓
，
逼
上
梁
山
，
揭
竿
而
起
義
，
封
建
王
朝
因
此
滅
亡
。
所

以
文
明
古
國
對
於
蝗
蟲
災
害
都
非
常
忌
諱
，
認
為
會
引
致
政

府
倒
台
，
是
災
難
的
先
兆
。

今
年
３
月
上
旬
，
埃
及
南
部
的
沙
漠
地
帶
，
出
現
了
大
量
的
蝗

蟲
的
幼
蟲
，
埃
及
軍
隊
大
規
模
戒
備
，
準
備
滅
蟲
。
但
埃
及
軍
隊

失
敗
了
。
蝗
蟲
鋪
天
蓋
日
，
進
入
了
埃
及
的
吉
薩
平
原
，
這
是
埃

及
的
糧
產
區
，
把
農
作
物
和
野
草
吃
光
了
。

今
年
三
月
份
，
蝗
蟲
繼
續
沿

尼
羅
河
向

北
方
吹
去
，
最

後
，
進
入
了
以
色
列
南
部
境
界
，
以
色
列
部
署
了
軍
隊
抵
抗
蝗
蟲

災
害
，
出
動
了
空
軍
大
量
噴
灑
殺
蟲
劑
，
終
於
成
功
地
解
除
了
蝗

蟲
災
害
。
有
人
說
，
這
是
以
色
列
人
的
上
帝
耶
和
華
顯
靈
的
結

果
，
因
為
大
量
的
蝗
蟲
飛
到
以
色
列
的
時
候
，
剛
剛
是
晚
上
，
蝗

蟲
被
寒
冷
的
露
水
沾
濕
了
翅
膀
，
晨
早
的
時
候
，
飛
不
起
來
，
這

個
時
候
以
色
列
的
飛
機
大
量
噴
射
殺
蟲
劑
，
結
果
把
蝗
蟲
消
滅

了
。
有
人
說
，
當
蝗
蟲
飛
到
尼
羅
河
的
出
海
口
的
時
候
，
風
向
改

變
了
，
吹
起
了
東
風
，
把
蝗
蟲
推
進
了
地
中
海
，
全
部
淹
死
了
。

埃
及
有
人
在
互
聯
網
上
留
言
，
穆
斯
林
兄
弟
會
的
總
舵
穆
爾
西
一

定
會
下
台
，
既
是
上
帝
宣
示
的
訊
息
。
埃
及
人
在
社
交
網
絡
上
邀

請
穆
斯
林
兄
弟
會
辭
職
、
質
問
﹁
難
道
蝗
蟲
就
是
伊
斯
蘭
勢
力
承

諾
給
埃
及
人
帶
來
的
好
處
？
﹂

原
來
，
最
近
四
個
月
，
埃
及
的
反
對
派
一
直
利
用
種
種
迷
信
的
傳
說
，
攻
擊

穆
斯
林
兄
弟
會
的
總
統
穆
爾
西
，
因
為
它
修
改
了
憲
法
，
把
自
己
變
成
了
法
老

一
樣
的
集
權
人
物
。
反
對
派
利
用
國
內
的
失
業
率
上
升
、
物
價
上
升
、
治
安
變

差
，
開
展
了
廣
泛
的
要
求
推
翻
穆
爾
西
的
運
動
。
軍
隊
推
波
助
瀾
，
以
民
意
之

名
，
逮
捕
了
穆
爾
西
。
因
為
，
蝗
蟲
災
害
對
於
糧
食
產
量
不
足
的
埃
及
，
造
成

了
糧
食
價
格
上
漲
的
壓
力
，
老
百
姓
開
始
不
滿
了
。

在
聖
經
﹁
出
埃
及
記
十
：12∼

15

﹂
有
這
樣
的
記
載
：
耶
和
華
對
摩
西
說
：

﹁
你
向
埃
及
地
伸
杖
，
使
蝗
蟲
到
埃
及
地
上
來
，
吃
地
上
一
切
的
菜
蔬
，
就
是

冰
雹
所
剩
的
。
﹂
摩
西
就
向
埃
及
地
伸
杖
，
那
一
晝
一
夜
，
耶
和
華
使
東
風
颳

在
埃
及
地
上
；
到
了
早
晨
，
東
風
把
蝗
蟲
颳
了
來
。
蝗
蟲
上
來
，
落
在
埃
及
的

四
境
，
甚
是
厲
害
。
這
個
故
事
說
，
如
果
吹
西
風
的
話
，
蝗
蟲
是
不
會
進
入
埃

及
境
內
，
會
進
入
以
色
列
，
結
果
轉
吹
了
東
風
，
蝗
蟲
隨

風
勢
進
入
了
埃

及
，
埃
及
就
出
現
了
饑
荒
了
。

想
不
到
，
到
了
六
月
下
旬
，
埃
及
的
軍
隊
發
動
政
變
，
總
統
穆
爾
西
被
逮

捕
。
接

，
埃
及
兩
派
互
相
鬥
爭
，
一
片
血
光
，
使
得
埃
及
的
經
濟
更
加
蕭

條
，
糧
食
危
機
更
加
嚴
重
。

蝗蟲害死了埃及
范　舉

古今
談

我
的
好
朋
友
潘
芳
芳
曾
多
屆
參
加
每
年

暑
假
舉
行
的
﹁
國
際
綜
藝
合
家
歡
﹂，
為
推

動
兒
童
劇
藝
出
力
。
今
年
她
以
較
特
別
的

身
份
參
與
這
個
節
目
，
因
為
她
編
寫
了
她

的
首
個
作
品
︽
香
港
家+

識
碳
︾，
同
時
更

擔
任
監
製
和
演
員
之
職
，
所
以
她
很
早
已
經
告

訴
我
她
這
個
年
度
創
作
大
計
。

據
我
了
解
，
︽
香
︾
劇
是
一
個
由
她
和
謝
月

美
、
聶
安
達
︵A

nders
N
elsson

︶
等
演
員
主
演

的
原
創
音
樂
劇
。
由
於
是
音
樂
劇
，
所
以
她
邀

請
了
音
樂
創
作
人
張
繼
聰
和
陶
贊
新
創
作
音

樂
。
這
個
組
合
甚
有
新
意
：
同
是
我
的
朋
友
的

M
ay

姐
謝
月
美
是
本
地
土
生
土
長
的
劇
壇
前
輩
，

聶
安
達
則
是
久
居
香
港
的
美
籍
瑞
典
音
樂
人
；

陶
贊
新
是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的
校
園
民
歌
創
作

人
，
張
繼
聰
則
是
近
年
受
到
注
意
的
演
藝
人
；

芳
芳
擔
任
編
演
者
，
其
丈
夫
陳
冠
豪
則
是
︽
香
︾

劇
的
導
演
。
多
位
藝
人
和
創
作
人
這
次
攜
手
合

作
，
目
的
是
通
過
戲
劇
藝
術
向
香
港
巿
民
和
小

孩
介
紹
環
保
、
低
碳
的
重
要
性
，
同
時
展
現
親

情
、
互
諒
互
讓
和
溫
馨
和
諧
的
家
庭
關
係
。

芳
芳
通
過
本
地
一
幢
三
層
高
的
樓
宇
內
的
各

用
戶
或
住
戶
的
生
活
方
式
說
一
個
﹁
識
碳
﹂
的

故
事—

—

地
下
茶
餐
廳
老
闆
忠
叔
以
低
碳
環
保

方
針
經
營
生
意
，
住
在
二
樓
的
攝
影
記
者
家
無

長
物
，
三
樓
連
天
台
的
住
戶
安
叔
性
格
孤
僻
，

最
喜
愛
將
別
人
棄
置
的
東
西
拿
回
家
。
三
人
的

生
活
態
度
在
別
人
眼
中
可
能
有
點
奇
怪
，
但
觀

眾
從
他
們
在
舞
台
上
的
故
事
可
以
了
解
到
環
保

的
真
正
意
義
。

芳
芳
說
：
﹁
天
地
萬
物
講
求
圓
融
，
我
們
推

行
環
保
生
活
是
希
望
保
存
世
界
生
命
生
生
不
息

的
軌
跡
。
對
我
來
說
，
環
保
並
不
只
是
一
種
模

式
，
而
應
是
一
種
生
活
方
式
和
態
度
，
我
很
希

望
能
夠
通
過
這
個
音
樂
劇
令
大
家
認
識
這
種
態

度
。
是
次
我
們
還
會
加
入
兩
文
三
語
的
演
繹
，
凸
顯
香
港

本
色
，
相
信
連
年
紀
小
小
的
觀
眾
亦
會
有
親
切
感
。
﹂

大
家
可
能
不
知
道
，
原
來
芳
芳
早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已
經

創
立
﹁
芳
芳
劇
藝
﹂，
致
力
於
策
劃
和
製
作
兒
童
戲
劇
教
育

課
程
和
語
文
工
作
坊
，
為
小
孩
提
供
多
元
化
的
劇
藝
和
語

文
學
習
環
境
，
以
及
將
創
作
藝
術
的
喜
悅
帶
給
他
們
。
這

次
她
以
自
己
的
劇
藝
團
體
製
作
︽
香
︾
劇
，
使
更
多
市
民

分
享
到
她
的
世
界
觀
和
戲
劇
使
命
，
我
們
又
怎
能
不
捧
她

場
？ 《香港家+識碳》說環保

小　蝶

演藝
蝶影

開
平
一
帶
﹁
金
山
阿
伯
﹂
捱

生
捱
死
攢
下
小
片
江
山
，
首
先

回
家
祭
祖
築
起
異
國
風
情
碉
樓

吸
引
子
侄
同
鄉
同
船
回
歸
金

山
，
就
似
今
天
福
建
，
溫
州
人

浸
淹
歐
洲
同
樣
道
理
；
見
同
鄉
發

達
，
不
漂
洋
過
海
發
奮
一
番
，
日
後

重
返
唐
山
建
高
樓
大
廈
，
賺
一
輪
風

光
；
如
今
四
邑
一
帶
十
室
九
空
，
碉

樓
建
後
一
人
帶
十
人
、
十
人
帶
百

人
、
百
人
帶
一
族
一
村
一
鎮⋯

⋯

餘

下
百
分
之
一
、
二
的
本
來
人
口
留
守

家
業
。
碉
樓
因
此
好
運
，
得
以
延
續

生
命
呈
後
世
，
縱
橫
數
百
平
方
里
開

放
式
建
築
圖
書
館
訴
說
﹁
金
山
阿
伯
﹂

血
淚
榮
歸
史
。

開
平
離
廣
州
其
實
不
遠
，
有
空
或

有
友
來
自
海
外
港
內
會
開
車
到
開
平

馬
降
龍
一
帶
閒
逛⋯

⋯

到
此
一
遊
最

佳
方
式
就
是
遊
蕩
，
自
一
所
碉
樓
走

向
另
一
所
碉
樓
，
自
一
條
村
莊
逛
向

另
一
條
村
莊
，
優
遊
非
常
。

盛
夏
來
遊
安
靜
綠
野
，
河
水
流
若

無
聲
，
晴
空
下
一
片
蟬
鳴
。
碉
樓
與

碉
樓
，
空
村
與
空
村
之
間
大
片
大
片

荔
枝
黃
皮
龍
眼
亦
種
下
天
然
防
賊
屏

障
毛
竹
。
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頒
下
的
保
安
扶

危
得
以
保
存
榮
耀
，
引
入
優
化
保
育
，
羊
腸
小

石
路
貫
通
譚
家
從
秘
魯
利
馬
一
九
○
二
年
回
來

建
起
的
三
層
高
樓
，
伍
家
一
九
一
三
年
從
墨
西

哥
城
返
鄉
建
起
具
歌
德
教
堂
式
樣
的
祖
屋
，
林

家
一
九
一
九
年
從
危
地
馬
拉A

ntigua

歸
來
成
親

興
建
院
落
擁
有
阿
拉
伯
噴
水
池P

atio

的
大
宅⋯

⋯

一
所
連
一
所
，
就
在
一
片
綠
色
之
間
連
結
，

鳥
蟬
鳴
響
聲
音
插
雲
。
坐
人
家
從
美
洲
運
回
來

的
雕
花
階
磚
露
台
地
板
，
合
起
雙
眼
呼
吸
野
外

空
氣
，
聽
一
片
百
鳥
鳴
聲
，
半
醒
半
睡
享
受
一

回
熏
風
。

珠
三
角
，
東
莞
寶
安
一
帶
曾
經
發
展
沸
沸
揚

揚
，
難
得
淨
土
；
四
邑
一
帶
可
是
一
大
片
廣
州

後
花
園
，
台
山
海
水
某
程
度
上
依
然
乾
淨
海
產

不
俗
，
恩
平
小
河
邊
竹
林
垂
下
水
牛
悠
閒
吃
草

散
步
；
在
一
片Fusion

建
築
群
旁
，
好
一
片
寧
馨

土
樸
田
園
畫
。

他鄉的記認（下）
鄧達智

此山
中

提起公社大樓，讓人憶起「住房共產主義」時
代。
上世紀50年代末，北京用十大建築的「下腳料」

建造了一批民用建築，其中有三座被稱為「公社
大樓」的民居。 三座公社大樓分別是：東城的北
官廳大樓，西城的福綏境大樓及崇文區的安化
樓。它們的建築特點，一是體現了集體主義精
神；二是非常堅固，成為「人民公社精神」在城
市的試驗。大樓由幾位頂尖建築師負責設計，按
照共產主義精神住宅的思路，樓裡設有食堂、托
兒所、俱樂部，卻沒有私宅廚房。
那時北京人多住在大雜院破舊的平房裡，「公

社大樓」就特別引人注目。建造大樓的消息傳開
後，引起很多百姓的遐想。北官廳大樓建造的時
候，著名作家史鐵生剛上小學二年級，聽了老師
對大樓共產主義生活模式的介紹，他無比嚮往，
長大後還以那段童年憧憬寫下了一篇美麗的散
文。
當然不是人人有資格住進大樓。那時入住公社

大樓的條件，一是得有北京戶口；二是得在文教
衛生系統工作，還得有相當的技術職稱。其實，
那時大樓住戶中最大的「官」，也就是馬戲團副團
長、技術部門的處長、軍隊正團級幹部等等。不
過他們能付得起每月兩塊錢的「昂貴」房租，那
時北京普通百姓月工資不過五六塊錢，平常的月
房租不過幾毛錢。
有人回憶，剛搬進公社大樓時，覺得像住進了

「天堂」：「樓上樓下，電燈電話」，還有電梯。
那時安化樓的大廳明亮氣派，鋪 紅色花格方
磚。每到周六晚上，穿白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員就
挨家挨戶登記居民星期天想吃什麼。俱樂部有圍
棋、象棋、乒乓球案子，文革前安化樓的俱樂部

就有了一台黑白電視，5分錢一張票，每天晚上俱
樂部裡都坐滿了看電視的居民。 每到周末，俱樂
部還舉辦舞會。最讓老居民留戀的，是那時能放
心把家門鑰匙擱在鄰居家。
隨 時間的流逝，公社大樓的居住條件已經遠

遠落後於北京現代居民社區。為了改善居民居住
條件，2001年北官廳大樓被拆除了，福綏境大樓
也清出了所有居民，成為單純的保護性建築，只
有安化樓現在還住 居民。有專家認為，要保留
各個歷史時期的建築，才能有城市歷史記憶。
不久前的一天，我來到安化樓。中規中矩、高

大方正的大門前，坐 兩位 紅色志願者服的值
班大媽。剛住進來的時候，她們風華正茂，現在
都已80多歲了。老人們說，當年，安化樓的地面
每天用鋸末清掃，地磚閃閃發亮。有位老人指
周圍的樓房說：「當年，安化樓的周圍都是一片
破平房。那會兒站在安化樓往北一看，一眼望到
北京站！一有防空演習，這棟大樓的樓頂都得拉
起防空警報。方圓多少里，就這座樓最高！」隨
時間流逝，安化樓早已失去「特權位置」。居民

們在樓下悠閒地下棋，鍛煉，聊天，對他們來
說，安化樓不過是個安居之處而已。
望 滄桑的大樓，我問大媽：「你們覺得在這

兒住得還好嗎？」大媽欣然說：「挺好的，我們
可不願意搬遷！這兒老鄰居關係都好 呢！在公
共廚房做飯，大伙聊聊天，透 親熱。誰家有了
好吃的，都會想 給別家嚐嚐！」
我走進安化樓，大廳的地面牆壁都已破舊發

黑，早看不出當年的堂皇。大廳中人來人往，電
梯雖已顯得狹窄簡陋，卻仍充分發揮 作用。我
拐向步行梯拾階而上。眼前的景象令人吃驚。台
階上積 厚厚的污垢與灰塵，隨處是亂扔的垃

圾。寬大樓梯依稀能看出
當年的氣派，現在卻已殘
破不堪。
樓道裡公用空間的寬敞

程度，是當代民居建築中
少有的。拐角的空間甚至能放一張乒乓球 子，
或者放幾張麻將桌。但是又髒又亂，隨意拉起繩
子晾曬 床單衣物，到處堆滿了雜物。從舊沙發
到舊櫃子，從年久失修的自行車到半死不活的盆
花，從破紙盒子到閒置的建材，簡直就像一個廢
品集聚地。一次街道有關部門清理安化樓樓道，
拉走了一百多車垃圾。隨後就有居民去居委會吵
架，說是拉走了他家有用的東西。
走在長長的樓道中，眼前漆黑一片，使勁跺腳

才會亮起暗暗的燈光。兩邊的各家門口也同樣堆
滿了雜物，讓人想起遙遠的桶子樓。每層樓道的
天花板下都拉 亂七八糟的電線，各種管道都已
老化，一家漏水多家跟 倒霉。需要頻繁維修的
安化樓，成為讓房管所頭痛的包袱。
每層都有幾個約20平方米左右的公用廚房，最

髒的就是這兒了。走進公用廚房，但見到處結滿
油垢，管道線路亂走，牆上貼滿了破紙，到處是
顯而易見的火災隱患，其髒亂程度可用「觸目驚
心」形容。然而灶眼上依然燉 肉湯，香氣飄蕩
在樓道中。有人在精心烹調，有人在公用水池洗
菜。各家的煤氣錶及水錶都能上鎖。很多老人無
力去公用廚房做飯，只能在家湊和，衛生間及陽
台上放 微波爐、電飯鍋等家用電器。
安化樓的公用空間極其髒亂差，居民家中卻是

窗明几淨。走進一戶兩居室的人家，房間高大寬
敞，佈置整潔舒適。那對住戶夫婦告訴我，他們
在這兒住了幾十年。房子有厚厚的牆壁和高高的
屋頂，冬暖夏涼。可惜沒有私用廚房，公用空間
也無人打掃管理，暖氣不熱，下水道經常漏水。
衛生、取暖、燃氣的三大問題困擾樓中居民多
年。
安化樓的老住戶與大樓一起變老了，年輕人一

自立，就再也不願住在這兒。他們盼 能拆遷，
盼 能住上有廚衛、客廳，有優質公用設施及物
業服務的現代化小區。很多空巢老人都有「吃飯
難」的問題。安化樓的居民多數在60歲以上，很
多已七八十歲。從200多戶的平均年齡看，安化樓
已是名符其實的「老人樓」。老人們說，能不能幫
呼籲一下，利用公用空間在大樓裡辦個老人小

飯桌？我想，如果把安化樓當成一個小型養老社
區來打理，可做的事兒實在很多。
走出安化樓，見兩位志願者老人依然在兢兢業

業地值班。或許正是從大樓建造年代走過來的
人，才能有這種奉獻精神。說起大樓當年的精
神，人們依然充滿留戀。那時鄰里和睦，沒人因
瑣事打架。居委會主任義務喊電話，一喊就是20
多年，一分錢沒收過。
離開安化樓之時，帶 很多遺憾。我想，雖然

安化樓被當成公社大樓的「活化石」保存下來，
可如果不對大樓進行根本修繕，這種毫無作為的
「保存」，必然以犧牲居民生活質量為代價。發達
國家不乏仍在使用的老建築，舊歸舊，總是清潔
適用。能否借鑒一下成熟經驗，在保護老建築同
時，也讓其中居住者的生活質量與時俱進呢？

「公社大樓」

■安化樓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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